
家庭医疗
废物处理

张益

大家对医废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
医院里废弃的针管、防护装备等，但其
实在我们的居家生活中也会产生医疗
废弃物， 针对它们的科学处理事关健
康安全， 像普通生活垃圾一样处理是
不恰当的，那究竟该如何科学处理呢？

▲医院和家庭口罩需不同处理。

废弃口罩：疫情期间，收治新冠病
人或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 各集中隔
离观察点产生的废弃口罩， 应投入医
疗废物专用垃圾袋， 并纳入医疗废物
收运系统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居家
隔离观察人员使用过的口罩， 与其所
产生的生活垃圾一并消毒装袋后，应
由专业人员上门收集， 直接送往生活
垃圾焚烧厂高温处理， 具备条件时也
可送到医疗废物处理厂集中处理；其
他健康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过的口
罩， 用塑料袋密封后投放进其他垃圾
（干垃圾）收集桶（箱）内，由环卫部门
统一收运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过期药品回收有讲究。 图/CFP

过期药物： 袋装密封后投放到有
害垃圾收集桶（箱）内，也可投放至社
区居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服务大厅的
过期药品回收箱， 或社区医疗卫生服
务中心的过期药品回收处，还可参加
一些定期举行的社区过期药物回收
活动。

废弃注射器： 针对居家注射胰岛
素患者使用过的注射器等， 可放入锐
器盒，或厚一点的小纸盒，然后待下次
去医院时，交于护士进行分类处置。

▲使用过的棉签需封装。 图/CFP

使用过的棉签与创可贴：可用自
封袋包裹后，投放到其他垃圾（干垃
圾）收集桶（箱）。

▲废弃体温计处理，要小心中毒。

废弃体温计： 密封并装入小纸盒
后，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桶（箱）。若不
小心打破了体温计， 要及时戴手套用
吸管或湿棉签收集， 将水银和吸管或
棉签一起封印到密封瓶子里。 污染的
地面用硫粉覆盖至干燥后清理干净。

密封的瓶子、硫粉要收集并包装好，一
并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桶（箱）。 处理
过程要开窗通风， 防止房间内汞蒸气
浓度过高而造成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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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废处理应出台专项规划
疫情暴发后， 张益的关注焦点再

次回到医疗废弃物的处理上。 他多次

为环卫工人发声， 呼吁社会重视他们

的口罩、 手套等防护用品普遍短缺现

象。 在他看来， 焚烧温度足以消杀病

毒，但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收集、运输及

二次倾倒全过程的“袋装密封”和“灭

菌消毒”。

医疗废物如果无法得到处理，危

害有多大？“它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感

染性、 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影响，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二次感染风险 。”

张益说。

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

卫生机构应当及时收集本单位产生的

医疗废物，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

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

容器内。并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

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处置。此次疫情，对我国医废处

置能力和水平来说是一次大考。

张益曾主持过上海集中处置医废

的固废处置公司一期工程建设， 该公

司在今年成为抗疫的另一个战场。 目

前，全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水平领先的

医废处置项目正在老港基地加紧建

设，建成后每天处置能力可达 240 吨，

这会进一步提升上海医废处置能力。

“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医废处置仍

存在一定的短板。 ” 张益回忆道，“非

典” 疫情促进了医废处理行业的第一

次增长，仅仅在 2003 年下半年就先后

出台了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废物

分类目录》等相关政策，全国现存的近

400 个医废集中处理点 ，80%以上都

是在“非典”之后建立的。

“医废属于固废里的危废类别，

而且列为危废中的第一类， 但相关行

业发展却并不顺利。” 张益认为， 医

废处理行业主要面临立法容易执法

难、 立项容易落地难等问题。 执法的

难度在于， 医废需要全过程管理， 而

不仅仅是对某个点进行重点防控。 不

仅要关注医废最终目的地， 还要关注

医废的投放、 收集、 运输到最后的焚

烧处理的流程， 范围太大， 容易出现

漏洞。 落地的难度和生活垃圾处理一

样， 均存在 “邻避现象”， 而且可能

更加严重。

日前，国家卫健委、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印发 《医疗

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

加强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在 2020 年底

前实现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 1

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设施；到 2022 年 6 月底前，实现每个

县 （市 ）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

体系。

对此，张益在肯定政策出台的同时，

也提醒， 建设医废集中处理设施时一定

要做好处理量的科学评估， 设施不能太

小，小了无法满足需要；但也不能太大，

否则在医废量绝大部分时期处于低位运

行时，很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建厂是必要的 。 但光靠建一个

厂， 不可能解决医废处理的所有问题，

关键是要有一个医废处置体系。” 张益

认为， 这个体系应当包括如下要素： 顶

层设计上， 尽管政策、 法规、 标准已比

较完善， 但还应针对漏洞补充和修订；

管理层面， 创造全社会协同管理医疗废

物的态势； 目前城市污水、 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已经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专项规划， 地级市应启动编制医废处理

专项规划； 对处置设施定期检查， 不符

合要求的要扩能改进， 并基于现有设施

做好应急预案。

“医疗废物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 关键在于我们

怎么对待它们。” 张益说。

最好的固废处理技术永远在路上
填埋还是焚烧？ 这是固废处理行

业争论许久的话题。

填埋历史悠久， 从农耕时代就有

堆肥的传统 。 而焚烧厂的历史只有

130 年，在我国发展的历史不过 30 多

年，封闭厂房、大型装备、燃烧控制，具

有明显的工业文明痕迹。

张益一直在实践中思考这个问

题。通过不断的摸索，他整理出固废处

理“五步走”的技术思路：临时堆放分

散化———集中填埋有序化———卫生填

埋无害化———焚烧发电能源化———分

类处理资源化。

“垃圾多了之后， 城市在郊区设

立临时堆点， 确实在短期内缓解了问

题。 随着城市继续发展， 这种方式不

受控的弱点也暴露出来， 租用的、 征

用的、 外包的， 管理混乱， 周边人群

对环境污染的意见很大。 考虑城市长

期规划， 结合韩国、 日本、 美国、 新

加坡等人口密集城市的经验， 上海率

先一步建设了老港这个集中处理的百

年基地。” 张益说， “其实， 每一种

思路的更新， 都体现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不可能什么准备都不做， 直接走

第五步， 即便硬闯， 也是走不通的。”

“五步走” 思路清晰地体现了张

益的观点———相对填埋， 焚烧的比例

会越来越高。 在他看来， 垃圾焚烧处

理有五大优势， “焚烧基本稳定只需

两个小时 ， 相对填埋的 10—30 年 ，

处理速度更快； 焚烧处理的占地面积

只有填埋的十分之一； 焚烧 5 个家庭

的垃圾， 能满足一个家庭的日常用电

需要 ， 资源利用能力更强 ； 同一时

代， 焚烧厂的污染排放远低于填埋；

焚烧可以减量 90%， 而填埋减量非

常有限。”

经过 30 多年的实践， 垃圾焚烧

技术在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能烧、 烧得

好到清洁焚烧的发展。 目前， 世界上

最先进的焚烧厂， 不在欧美， 而是主

要集中在中国。 但是， 张益也认为，

不能将焚烧称为最好的固废处理技

术， “人类的认知受时代所限， 这只

是现阶段与其他处理方式相比更好，

可能再过 100 多年， 人们会有不同的

结论”。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技术，在

未来有望替代焚烧， 等离子气化处理

就是其中之一。 与焚烧上百度的温度

相比，等离子处理的温度高达数千度，

可以有效解决二噁英污染以及炉渣、

飞灰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有机物气化

转变成合成燃气可用于发电、供热等。

“只不过， 新技术还没有老技术稳定，

推广仍需时间。 ”张益说。

不管是焚烧、 还是填埋，“前景光

明”的固废处理行业，却一直处于“落

地难”的尴尬境地，关键在于固废处理

设施因规划、建设、运营引发的“邻避

现象”。 “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不只是一

个污染控制的环境问题， 还是一个平

衡利益的哲学问题， 也是一个关乎民

生的社会问题。 ”张益充分认识到，固

废处理有着极强的敏感性、 复杂性和

重要性。

毫无疑问， 垃圾必须要处理。 张

益列出一组数据， 每人每天产生的生

活垃圾约为 1 公斤， 一年产生的垃圾

体积是人自身体积的 20 倍， 80 年就

是 1600 倍！ 因此， 就像每一个家庭

必须要有卫生间一样， 每一座城市必

须有垃圾处理设施， 否则会出现 “一

三七” 现象： 一天不清运垃圾， 收集

点堆满垃圾； 三天不清运垃圾， 满街

都是垃圾； 七天不清运垃圾， 只见垃

圾不见人。

“但它处理的毕竟是垃圾，即使环

境处理得再美， 人们不可能真的把它

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一样看待。 何况业

内确实存在部分处理设施达标问题做

得不够到位、不够透明等情形。从业者

绝不能回避‘邻避现象’，需要在城市

刚性需求、 环保要求和公众利益诉求

三者之间， 找到一个符合法律和标准

且多方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 张益认

为， 必须研发更加安全环保可靠可行

的工艺———污染排放要进一步降低，

利用效率要进一步提高，智能化、透明

度和协同能力要进一步加强。

除了技术，还在沟通。 遇到“邻避

现象”时，张益极为重视沟通的作用。 在

业余时间，他还通过“固废观察”等网络

平台， 每天花大量时间向公众介绍领域

内最新、最热信息。

与“五步走”中的资源分类利用息息

相关，近年来，固废处理行业从垃圾处理

处置末端入手，将收集、运输、保洁、末端

处理这一完整的产业链条连接起来。

再前端，便是垃圾分类。

“一本书直接烧了，获得的能量没有

多少；但如果被藏书家获得，而后世代相

传，便可能成为无价之宝。 ”张益说。

有些人认为 ， 我国垃圾分类在

2000 年推出试点城市以后 ， 长时间处

于停滞状态。 不过， 张益对 “停滞” 这

种说法并不认可， 当时他也参与了相关

政策、 标准、 规划的起草工作。 “不可

否认 ， 2000 年 ， 是垃圾分类处理的关

键之年 ， 为之后的 20 年打下了基础 。

20 年来， 我国垃圾分类试点城市越来

越多， 实现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工作也

越来越成熟； 从前端到末端， 技术上进

行了充分的准备； 在公众间也展开了充

分的科普宣传， 使垃圾分类逐步成为新

时尚。” 他说， “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

艰巨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固废面前， 只有参与者， 没有旁观

者。 每个人都是固废的产生者，因此，每

个人都有固废处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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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十的张益早就复

工了，乘飞机、坐火车 ，到一

个个城市去传播自己的固废

处理梦想。

不管在不在上海， 他的

心 里 总 会 牵 挂 另 外 一 个

家———“固废观察 ” 微信公

号，转发上面的文章、问候朋

友们早安，已成为固定习惯。

从 2014 年创立至今 ，

“固废观察 ” 几乎每天都会

更新一篇关于业内政策标

准、 行业管理、 技术进步和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文章， 其

中许多都是张益原创 。 此

外， 他还创立了 “垃友群 ”

“土壤污染防治群 ” “环境

视野群” 等交流群， 目的在

于让不同领域的人都能获得

有用信息。

“早在 20 多年前 ，我就

创办了 ‘上海垃圾处理论

坛’，我喜欢倾听年轻网民的

声音。 寻找机遇、加强预警、

消除误解， 都需要增进社会

特别是老百姓对固废处理的

了解。 ”张益说，“垃圾围城”

苦寻出路， 而固废处理项目

选址难题尚未破解， 长期良

好的沟通是唯一选项。

从业近 40 年，他的关注

点很窄，一直以来只有固废。

因此，他会被人冠以 “垃圾 ”

专家的标签。

他本人倒是笑看这个称

谓。他把固废当朋友，视废为

宝， 在众多场合呼吁人们善

待这位永不分离的 “挚友”，

“善待垃圾， 就是善待地球，

善待人类自己”。

时钟拨回到 43 年前，那时的他怎么

也想不到会和垃圾打半辈子的交道。 先

是在无锡工厂做学徒工， 只是想着如何

造一把好的卡尺；1978 年， 他进入华东

水利学院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 满脑

子都是想着如何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

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上海市政设计

院工作，单位在黄浦江畔，但工作地点却

是在东海之滨的老港固废处理基地。

90 年代 ， 他又被调至市环卫局工

作，直接和老港连在了一起。从水工建筑

到固废处理，张益乐于接受挑战。国内垃

圾场的建设标准和规范一片空白？ 没有

设计手册，没有示范项目？超大面源敞开

空间内，恶臭控制难度大又怎么办？已经

是基建处负责人之一的他， 带着同事在

苍蝇堆里吃饭、讨论、睡觉。

很多人受不了垃圾的臭味， 但张益

愿意这么做。 因为恶臭的轻重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这个垃圾场的建设和运行水

平，通过辨别恶臭源头和强度，他才能针

对性地找到改进方法，“时间久了也适应

了。除了垃圾场覆盖膜刚揭开时之外，一

般露天置放的垃圾味道我都能接受。 ”

正是在垃圾堆里， 他和团队的一个

个科研创新出现了：精细化填埋、移动式

捕集和蓄热式燃烧净化的臭气全过程削

减与生态净化集成技术， 实现恶臭浓度

降低 70%； 采用自主研发的飞灰稳定化

药剂，处理成千上万吨飞灰；而渗滤液处

理工程也有力地保障了基地的运行。

之后的数年间， 他带领市环境工程

设计科学研究院这家国内最早从事固废

处理的专业设计院， 产值由千万级增长

到亿级。一切都离不开他对科研的重视。

张益介绍，我国垃圾焚烧刚起步时，

很多技术、设备都要从国外购买。但设备

进口之后，却“烧不起来”。因为设备适用

于国外干垃圾居多的情形，热值高，而国

内垃圾“湿”的含量较大，热值低，自然无

法适用。 怎么办？ 改！ 张益带领团队，从

炉排的长度、宽度，再到炉膛的性状，还

包括通风系统等，一直改进，逐步开发出

适应我国生活垃圾特点的单台 500 吨级

大型焚烧炉核心工艺技术和装备。

与目前固废处理行业被看作 “优质

资产” 不同， 当时人们对固废处理的态

度是远离。 长期以来， 环境院没有博士

生， 很难招到硕士生， 本科生也是寥寥

无几。 张益又开了一次先河， 在行业内

搞起了 “承包制”： 为技术人才设置底

薪， 多劳多得， 年收入最高的往往是这

些技术人才。

近年来， 作为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

会委员， 张益主编或参与编辑了生活垃

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等一系列规范和

标准， 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环保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但是，

最令他在意的成果并不是获得荣誉和奖

励， 而是一批毕业于各大名校年轻人愿

意加入固废处理行业，“从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固废处理梦想的延续”。

科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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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固废处理“筑梦人”
本报记者 赵征南

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垃圾的历史就有多长 ，人类应
对垃圾困扰的历史也就有多长。

意大利作家麦克·马瑟里在《垃圾历史书》中写道 ：

地球上，每种生物都会产生废弃物，聪慧的大自然把这
些废弃物进行循环， 从而创造出新的生命……但人类，

随着他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欲望越来越大，对生活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超出了大自然“处理”的能力———社会越
“文明”，产生的垃圾就越多。

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办法来处理垃圾问题，进入现代
社会后尤其如此。 有多嫌弃自己制造出来的垃圾，就有多
么努力去消除它。

张益， 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上海市环
境工程设计院原院长， 从事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38 年 ， 是固废处理行业从稚嫩到起飞的参与者和见证
者。 对于未来， 张益坦言， “天无不覆， 地无不载。 但
天空不能雾霾如盖， 大地不能厚土载污。 垃圾面前， 没

有旁观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固废家族的一员———医疗废弃
物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原来，医废不仅仅产生于医疗机构，

它们也可以来自身边：用过的口罩、废弃的体温计、隔离者
的生活物品……老百姓极为关注相应的处置之道，国家也
出台了应对之策———日前，国家十部门印发《医疗机构废
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加强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此刻，张益也有了新的思考。

①去年启用的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工程在节能增效、 减少排放方面做到了极致。 张益在老港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实现社会、环

境、经济最优化。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②张益近影。 （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③上海城投固体废物处置公司是全市医疗废弃物收运处置保障企业，张益曾主持该公司一期工程的建设。 （上海城投供图）


